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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将自

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同

时，他又热爱家庭、热爱生活，与

父兄、爱人、子女、晚辈们相处融

洽，是活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

大丈夫。在他的身上，“小家”和

“大家”非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当

我们捧读陈云为数不多公开的家书

时，尤其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

些家书，既饱含着浓浓情谊的“小

爱 ”， 更 蕴 藏 着 胸 怀 天 下 的 “ 大

爱”，展现出老一辈革命家赤诚热烈

的家国情怀。

为中华民族之最后
解放而苦干

一句豪迈的“为中华民族之最

后解放而苦干”，出自陈云给夫人于

若木的长兄于道泉的家信中。

1938年 3月，陈云在延安与于若

木结婚。1939年 5月，两人分别给于

若木远在英国的长兄于道泉写信。

在陈云的信中，作为因战乱而尚未

有机会谋面的妹夫，他向长兄介绍

了自己的出身以及与于若木的相识

相知，写道：“我是江苏人，出身于

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

依舅父而生，自高小毕业后，无力

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七

年有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至如

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

（于若木原名——编者注） 认识，于

客岁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

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

远，今年我已三十五岁。”于若木在

信中，也特别介绍了她和陈云的婚

事和对陈云的认识，写道：“虽然他

大了我 14 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

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

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

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

情用事。”这些话，是陈云和于若木

婚后一年时彼此认识的真实写照。

在后来的 50 多年里，他们患难与

共、相濡以沫，也正是基于对彼此

笃定的认识。

陈云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也向

身在海外的长兄介绍了他们很关心

的国内抗战形势。他写道：“我们还

没有达到制止敌人继续前进的形

势，但日军越前进越在兵力上地形

上受更大限制，战争将转变到不利

于日而有利于我的局面。抗战胜利

还须经过相当长期的艰苦奋斗，今

后几年恐怕会更困难，但我们可以

渡过困难。”在信的结尾，陈云还站

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

向侨居海外的长兄作出保证、请他

放心：“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

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

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

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

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爱国也

爱家，融爱国于爱家之中，这正是

陈云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干部子弟千万不可
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1949 年上海解放不久，陈云接

到战友陆铨的儿子陆恺悌来信，他

很快就写了回信，既表达了对晚辈

的爱惜之情，又严肃地表达了长辈

的训导之意，以帮助其更好地成

长、少犯错误。

一方面，陈云的书信在字里行

间洋溢着对陆家几代人的深厚情

谊。他写道：“十八年不见你，看你

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我

很高兴。”陈云尤其回忆起陆家长辈

在革命危难之际对革命的信念和匡

助，表达了强烈的念旧之情：“你祖

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一

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

亲和吴志喜同志 （当年冬被残杀

了） 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

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

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

持这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

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

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

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另一方面，面对革命即将胜利

的形势，陈云又以长辈的身份告诫

陆恺悌和像他这样的革命后代，千

万要摆正位置，摈弃“功臣”和

“功臣子弟”的错误念头，不要重蹈

“李自成”的悲剧。他以严厉的口吻

写道：“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

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

上所说的抄给霓云要他也注意，就

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

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

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

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

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

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我与

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

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

要记得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

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

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

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

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

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

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

们。”

陈云对晚辈既爱护又告诫的心

意，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

立前夕提出“两个务必”的呼应，

乃是陈云在借家书之机阐发国家兴

衰存亡之道，大有深意。

我万分欢喜，你要
学习和看书了

1970 年陈云因战备被疏散到江

西时，收到女儿陈伟华寄来的表达

求知若渴的信，在他给女儿的回信

中写下“我万分欢喜 （不是十分、

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

看书了”，流露出一位父亲在看到女

儿萌发好学之心时难以抑制的喜悦

和激动之情。

陈伟华是陈云的二女儿，当时

正在北京怀柔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刚刚涉足社会的她，头脑中有许多

疑问想弄明白，“从内心深处产生了

强烈的读书欲望”。于是她提起笔

来，给远在江西南昌的父亲写了一

封信，述说了自己学习的热望。

陈云收到女儿的信后，感受到

了女儿热烈的向学之心，当天就怀

着“万分欢喜”的心情回信，极为

细致地向女儿传授了“怎么学”和

“学什么”：学习态度上，要“坚持

下去”，“每天挤时间学”；学习的重

点是“唯物论辩证法”，因为“哲学

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学习的

内容上，列出了一张具体的“书

单”，一是要通过读报掌握“国内国

外的大势”、打好这个“政治上进步

的必要基础”，二是要通过学习中国

近代史、世界革命史“增加革命知

识”，三是要通过学习马恩列斯的重

点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在信中，

细致和疼爱女儿的父亲不嫌啰嗦，耐

心地讲解读这些书报的意义所在、怎

样购得和有的书在家中哪个位置，哥

哥陈元是什么时候读的、怎么读的，

要向哥哥学习，等等。我们可以看

到，陈云作为一位父亲，尽管平时工

作十分忙碌，但他对子女学习和思想

的了解关心是何等细致，多么重视对

子女的言传身教。

父亲的回信给了女儿巨大的鼓

舞和帮助，使她受益终身、难忘终

身。陈伟华后来回忆说：“这封信使

我明确了学习的方向，也明白了学

习的方法。它是父亲对女儿的谆谆

教诲，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

代的殷切期望；是一位马克思主义

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更是无产阶

级革命家世界观、人生观的真实写

照。这是一封父亲给女儿的普通家

信，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

书！”陈伟华的这段感慨，无疑是对

陈云这封“劝学”书信所包含的家

国情怀的最好注解。

先学哲学

1972年 4月，陈云从江西回到北

京。回京后，他又给自己订了一个

读书计划，还饶有兴致地在家里搞

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带动家人

一起学习，重点是学习哲学。

这时，女儿陈伟华仍在北京怀

柔任教，几周回家一次。陈云牵挂

着女儿的学习，专门写信把“家庭

学习小组”的事告诉她，请她同步

参加。在这封短短 300 余字的家信

里，陈云对“家庭学习小组”的学

习计划、参加人员、学习方法、学

习内容、学习书目和学习进度等，

都作了明确提示和要求，甚至细致

到书的某一页某一行。比如，对学

习方法他写道：“自己阅读。每星期

日上午六时半到九时半集中一起，

大家提疑问和发表学习心得。”“必

须细读，凡属有一点疑问都记下，

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对学习内

容他写道：“先学哲学。”“先学毛主

席的 《实践论》，分两次学读这篇哲

学著作。这个星期日先学上半部，

即选集二五九页到二六七页第六行

为止。”

再一次收到父亲“劝学”的家

书，身在京郊的陈伟华既感动又震

动，感动于父亲对自己学习的指导

和关爱，震动于父亲年近 70 岁仍不

知疲倦的学习劲头和毅力。她回忆

说：“读着父亲的这封信，不由得使

我又想起他老人家在延安时代的学

习……他在中央组织部内成立过一

个干部学习小组，前后坚持了 5 年时

间，专门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

还聘请了哲学、经济学等理论专家

做辅导，使参加学习的干部受益很

大。令人惊奇的是，30 多年后，他

已近古稀之年，而学习兴趣却丝毫

不减当年，而且竟然要在家里组织

学习小组。可见，学习确实成为了

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对马克

思主义的崇高信仰，使他追求真理

的脚步永不停歇。”

关于这个“家庭学习小组”，大

女儿陈伟力也回忆说：“首先是毛主

席的 《实践论》《矛盾论》。既学

《毛泽东选集》，又学哲学。他是希

望我们形成一种学习风气，更长远

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自学的能

力，有正确的思维方法，能够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工作能力。”

陈云秘书朱佳木感慨地说：“老一辈

革命家有良好家风的并不少，但像

陈云同志这样组织家属集体学习哲

学的实在不多见。”

陈云倡导学习特别是倡导学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党内是极

为著名和影响深远的。令人肃然起

敬的是，陈云还将这样的学习要求

融入春风化雨的家风家教之中、写

入舐犊情深的家书之中，表明了陈

云表里如一的品格、家国一体的情

怀，这一宝贵的家风财富永远值得

我们品味、学习和传承。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第二研究部陈云研究处处长、副研

究员）

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真正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

邓世昌 （1849—1894年），字正

卿，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正规海军

教育的军人之一。公元 1894 年，正

值壮年的邓世昌以清末北洋水师

“致远”号巡洋舰管带的身份，在 9

月 17 日大东沟海战中壮烈牺牲。无

论在时人眼中，还是后世评述，邓

世昌都被认为是甲午大海战中最具

代表性的一位英雄人物。英雄之所

以能成为英雄，邓世昌走过了自己

堪称表率的成长之路。

男儿须读五车书

邓世昌出身普通商人家庭，家

中兄妹众多，不得不跟父亲常年客

居他乡。早年经商上海、讲求务实

的父亲并没有让儿子随大流、考科

举，而是把邓世昌送进教会学校学

习算学与英语，同时“留意经世之

学”。这在当时仍旧视科举为“正

途”的社会风气下，不啻为惊世骇

俗之举。但也正是这种锐意务实的

勇气，为邓世昌的人生打下了第一

块基石。

公元 1866 年，被誉为“中国近

代海军的摇篮”的福建船政学堂开

招首届学生。又是父亲的开明与支

持，让邓世昌义无反顾地投笔从

戎，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船政学

堂。船政学堂里，青年邓世昌奋发

向上、自强不息，广泛学习航海天

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数学、英

语等学科知识，“凡风涛、沙线、天

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

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

通”，各门成绩皆考列优等。邓世昌

不仅理论知识过硬，实际操作也表

现出色。毕业之后，他开始登船实

习。北巡渤海、辽东，南巡新加

坡、槟榔屿，在跟随“建威”号训

练舰游历海疆的两年里，他表现出

很高的专业素养，加之沉稳老练，

深得随行外籍教官与同袍好评。时

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也对邓世昌

青眼有加。公元 1874 年，游历归来

的邓世昌，旋即以五品军功留任福

建水师，不久便相继升任“海东

云”“振威”“扬武”等兵船管带。

邓世昌凭着务实与勤勉，开启了属

于自己的海军之路。

终有剑心在，闻鸡
坐欲驰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对台湾

早就觊觎良久。早在公元 1874 年初

就曾以“探险”为名进行了试探性

入侵。从 1875 年起，邓世昌先后奉

命管带“海东云”号炮舰与“扬

武”号巡洋舰，专司巡防台海，扼

守澎湖、基隆等军事要冲。在执行

任务时，邓世昌坚刚果决、指挥有

方，多次回击了日本军事挑衅，有

力遏制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后来

李鸿章委派马建忠访求海军人才

时，获得了“熟悉管驾事宜，为水

师中不易得之才”的不俗考语，并

于 1880 年奉调北上，投效李鸿章麾

下效力，参与创建北洋水师。

在邓世昌北上的年底，北洋水

师从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

艘巡洋舰已经竣工。出洋接船就成

了当务之急，邓世昌凭借扎实的外

文功底与专业水平得以随行前往。

公元 1881 年 8 月 17 日，“扬威”号

与“超勇”号在邓世昌与林泰曾手

上从英国纽卡斯尔港起航踏上归

途。历时 3 个月，于 11 月 22 日驶抵

天津大沽口。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赏

戴花翎，以都司补用，正式管带

“扬威”号。时隔 6 年之后，1887 年

春，李鸿章再次奏请以邓世昌率队

远赴英、德接收订造的“致远”“靖

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

久经历练的邓世昌认为出洋接舰是

远航实战训练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于是他在接舰归国途中勤于操演，

内容严格比照实战需要，“终日变阵

必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

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

计，皆悬旗传令”，加之以身作则、

亲力亲为，邓世昌深受随船将士们

感服，“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

状”。归国后，他再次叙功补晋升，

正式管带“致远”号。李鸿章在论

及邓世昌时，评价其“熟谙泰西兵

船规法，操练颇为整齐”。后又以记

名总兵实补中军中营副将，加提督

衔，并在 1891 年的北洋阅舰时，因

军容严整、训练得力，赏换噶尔萨

巴图鲁勇号。至此，邓世昌成为人

们耳熟能详的“邓军门”。

捐躯赴国难，视死
忽如归

“ 人 谁 不 死 ， 但 愿 死 得 其 所

尔”，这句话邓世昌时常挂在嘴边。

面对凶焰鸱张的日寇，他用自己的

生命书写了一首属于近代海军人的

甲午壮歌。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9 月

17 日，中日双方在黄海大东沟海面

爆发了近代历史上第一场蒸汽铁甲

舰的大海战。根据事后相关奏报，

海战中，12 艘日舰鱼贯猛扑，对北

洋水师夹击包抄，忽分忽合，船快

炮快，子弹纷集。邓世昌率“致

远”号奋勇作战，但日舰火力甚至

凶猛到“开花子弹如雨，一排所发

即有百馀子之多”，致使“致远”号

遭受重创，船身倾斜。即便如此，

邓世昌仍不忘激励将士：“吾辈从军

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

事，有死而已！”当他看到日军直接

突袭主力“定远”号时，仍令全舰

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掩护

友舰，并作出判断“倭舰专恃吉

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

事”，毅然“鼓轮怒驶，且沿途鸣

炮，不绝于耳”，决计与敌舰同归于

尽。但本就重伤的“致远”难以承

受数艘敌舰的围攻，最终饮恨沉

没。洋员马吉芬目击了“致远”殉

国的全过程。在后来的回忆中，马

吉芬写到，“致远”号“舰首先行下

沉，推进器直现于空中，犹在旋转

不已。惜哉，壮哉”。面对随后友军

的救援，邓世昌“自以阖船俱没，

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卒以身

殉。在后来有关大东沟战状与海军

惩劝章程的奏议中，赞许邓世昌

“忠勇性成，一时称叹”，而他与舰

共存亡的慷慨赴死，则是“至诚激

发”“完节纯忠”“殊功奇烈，尤与

寻常死事不同”的英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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